
本报记者 郭泉真

陆游流泪感叹苏轼一生“最哀”
的祭文，是写给陈舜俞的。

陆游写出“死去元知万事空”。苏
轼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陆游还是
“僵卧孤村”也“不自哀”的人。但苏对
陈，让陆“破防”。

今天的上海，陆家嘴与陆深有关，
徐家汇与徐光启有关。而枫泾——金
山区枫泾镇，已以地名纪念这位北宋
前贤陈舜俞，一代代久久传颂了。

他无疑是站在千年科举最顶端、
最会考试的人之一：他中进士后再考
上的“制科”，被视为“科举中的科
举”，下一届成功者是苏轼。

他也恰巧与白居易一样，都在历
经磨难后偶然听闻席间一位歌女身
世浮沉，于是作诗长叹彼此人生。

但相比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
人”，陈舜俞写的核心立意句是“人生
莫作等闲别”。

上海，是他一再的心安地、思想
的核爆点、最后的作别处。也因为他，
一连串闪耀于中华文化璀璨星空的
历史人物名字，围绕着上海次第展开
了……

一、范仲淹

1.滕子京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

郡”的公元1044年，19岁的陈舜俞似
应在滕子京之前在湖州建的新州学
就读。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

兴”——范仲淹写就《岳阳楼记》的庆
历“六年九月”，21岁陈舜俞正从大喜
走向大悲。

大喜的是，人生得意，金榜题
名。他这年三月高中进士后，又在
冗官严重中依然获得差遣，出任
“天台从事”——似台州军事推官，
是否是台州分管军事政务的副秘
书长？

要知道就在四月，大臣张方平还
说：哪怕全国只以1万名官员待岗计
算，也可能“五六年间未成一任”，“恐
数年间官滥不胜其弊”。

大悲的是，似年底前，陈舜俞特
地从老家湖州接来颐养天年的父亲，
不幸在官邸离世。

这对陈舜俞的直接打击是离职——
要守丧三个年头再复出，还得重新排
队等新岗位。

心底的打击是意难平。上一年十
月陈舜俞成功通过乡试，进京赶考进
士。父亲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送行酒
罢，不忍分别，迎着“霜风切骨”同行
二百多里送他到苏州枫桥。陈舜俞
“拜起欲去”，老父亲谆谆叮咛，“携手
泫然双泪珠”。
《示诸弟》一诗中，陈舜俞悲恸地

写过：“吾家崛起蓬蒿间，先君为学良
苦艰。典衣买书教我读，平生贫窭（贫
寒）不此悭（吝啬）。岁晚才沾寸禄养，
天祸无何颓泰山。”

一生贫寒的父亲典当衣服买书
教他，好不容易现在可以享点福了，
却祸从天降。

这不是命运第一次对陈舜俞开
玩笑。

2.晏殊
陈舜俞出生前两年，宋仁宗朝首

次科举，惊人地取士485人——前三
朝最多的一年才127人。

陈舜俞出生第二年，晏殊罢相来
到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聘范
仲淹为师兴学，开“五代以来”新风。
后来的名相、此时24岁的富弼，就在
此攻读。同年，仁宗朝第二次科举，再
次惊人地取士1076人，得王尧臣、韩
琦、文彦博、包拯、吴育等众多后来的
名臣。

及至陈舜俞出生第九年，宋仁宗

又提高取士比例，变“十取其一”为
“十取其二”。

可以说，陈舜俞生逢其时，遇上
了自古少有的科举盛世东风。

然而，他13岁时，罢童子科——
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来”的北宋名相晏殊，当初就是以
神童登科的。

等到他16岁时，又取消考生提
前上交平日诗文、露出真实姓名的
“公卷”制，只凭一考定终身了。

然 而 他 18岁 时 ，又“ 翻 烧
饼”——“不弥封试卷”“先考其履
行”，要露出姓名、要看平时了。

次年又出台不少考试新法，下
年春天又骤然作废，而秋试已迫在
眉睫。

之所以反复变化，正是宋仁宗当
时用范仲淹等力推“庆历新政”，朝堂
较量的一种体现。范仲淹上十条国
策，第三条就是革贡举。

好在，陈舜俞很厉害。而且，他的
老师很厉害。

3.胡瑗
有句话是“北宋四真常在，宋不

亡”。“四真”出自毛泽东生前最后要
看的书《容斋随笔》：真宰相富弼，真
翰林学士欧阳修，真御史包拯，真先
生胡瑗。

陈舜俞15岁那年，时任湖州太
守滕子京建新州学，聘胡瑗为师。虽
然很快八月胡瑗就被范仲淹辟为推
官，去了边境，但三年后回到了湖州
教学——实在太会教了，次年有关部
门就奏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用
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

后来胡瑗也任职太学，于是“四
方之士归之”，结果校舍都不够用了，
要在一旁扩建。

许多年后，宋神宗问：“胡瑗与王
安石孰优？”

回答是：“臣闻圣人之道，有体、
有用、有文……（臣师胡瑗）以明体达
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
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
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
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
之功，非安石比也。”
“二程”中的程颐对胡瑗礼敬有

加。写《爱莲说》的周敦颐“非‘安定先
生（人们对胡瑗的尊称）’不称”，并感
叹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
易之气，一望可知。”同样的话史料中
还有一句：“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
常居四五……人遇之，虽不识，皆知
为先生弟子也。”

其中，陈舜俞更是“以名称于辈
流间”——赢得了同辈的赞扬、在同
辈间出了名的佼佼者。

然而吊诡的是，他生逢大举取士
之帝，又是安定先生“高弟”，且遇庆
历新政之年，是新政之际第一批“黄
埔军校生”，却最终成了堪称仅有的
一届。

陈舜俞积极备考那两三年，正是
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的两三年。新政被
视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一次历史窗
口期，陈舜俞却在顺利考中进士、站
上历史舞台、正要一展身手之时，猝
然面对丧父离职，加上新政彻底失
败，失去了时代的托举，走向了艰难
的一生。

曾被命运击中，却没最终闭环。
某种意义上，他堪称胡瑗最坎坷

的弟子。
却又是最终打动了苏轼的人。闽

南话说：人生海海。罗曼·罗兰说：真
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
之后，依然热爱。历史也往往像一位
无巧不成书的作家——就在陈舜俞
从大喜走向大悲那年，面对新政彻底
失败的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另
一位被贬的官员、后来是苏轼恩师的
欧阳修，也自得“其乐”，写下“环滁皆
山也”。

同样，正守丧的陈舜俞也并未沮
丧消沉，而是以父亲之名向未来立了
一个志。

为此他用了13年，走到了欧阳
修面前。

二、欧阳修

4.韩琦
先从韩琦说起。可能不太为人熟

知，但他其实是与范仲淹一起纵马边疆
的北宋大将、与范仲淹联手推动“庆历
新政”的朝堂重臣。时人并称的是“韩
范”，他排在范仲淹之前。

至今成谜：这位举足轻重的三朝大
臣，究竟是怎么与陈舜俞相识，且深度
关联一辈子的？

有一点蛛丝马迹：他曾一次参倒4
位宰执，与陈舜俞后来举动的刚正之
气，倒是相契。陈舜俞自己也说过，早年
做韩琦门客时，被“待以国士之礼”。

但陈舜俞的人生确实不易。就在他
似守丧期满要复出时，大臣张方平的报
告显示：当时冗官依然严重到“大约三
员守一阙”——三个人等一个空缺。包
拯的数据也吻合：全国1万7千多人待
选，“用吏不过五六千员”。

而此时24岁的陈舜俞，老母在堂，诸
弟尚小，身为长兄正肩负家门众望，又在
当年护送父亲之棺回老家后曾立下誓言：
请求宗族乡里之人，等自己勉力“固所树
立”有所出息，有资格有能力请动“天下看
重之人”为父亲写祭文，讲述先人教子之
勤，争取朝廷追封之后，再下葬。

不少研究者谈到：久丧不葬，在宋
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甚至有
逝者32年不下葬。史料也显示，就在陈
舜俞丧父两年时，“积十二年未葬者，几
四百余丧”。

宋在这件事上的突变，与风水、厚
葬观念有关。不过陈舜俞这么做，应主
要为报答父亲。

他对父亲的感情，极深。他写过一
首悲痛欲绝的《枫桥诗》，就作于似守丧
结束北上赴京途中，路过3年前父亲送
他进京赶考、两人在此相别的苏州枫桥
时——第一句便是“颜色不见已三岁，
肝血泣尽留形躯”，第二句自叹“隐沦无
业养慈老”，随后悲泣连连：“人烟山色
一如昨，齿发独改亲则无”“万杵入心交
落涕”“平生一天已无戴（尊奉，这里指
父亲）”……

细细读来，“亲则无”“已无戴”，这
堪称陈舜俞平生最悲的一首诗了，却
也是他人生底色中始终显露的一抹亮
色——真情感人。

怀着为父亲的誓言，他似这年首次
拜访了欧阳修，“奉教诲于坐下”。八月
庞籍任枢密使，他也似致了贺启——电
视剧里的奸臣“庞太师”庞籍，其实在史
书里是功臣，提拔过北宋名将狄青。

也似在这年中秋，陈舜俞作诗感叹
国都的人过节“尤侈盛”，“而我旅其间，甚
贫亦可嗟。遂召朋友云，可饮文字耶？”
“可饮文字耶？”有趣的灵魂，万里

挑一。
他还似在京城住过“井边旧墙屋”，

感叹“相君宅新府”“侯门多结驷”。他还
有一诗似作于此时，感叹“嗟哉生事（生
计）垂箪瓢，母齿豁豁群儿龆（换牙）。啼
寒悲饥如鸱鸮”……

这便是青年陈舜俞的人生。
5.富弼
仿佛消失了6年，直到三十而立

时，陈舜俞才在一篇为崇德县（在今桐
乡一带）福严禅寺写的记里，再次在历
史文献里显露出人生轨迹——这篇记
的落款为“宣德郎、试大理评事、权雄州
防御推官”。

这是宋代官职常见组合方式，一种
解读是“官、职、差遣”，最后的“差遣”即
这里的“权雄州防御推官”才是实际岗
位。权，暂代官职。雄州，在今雄安新区
雄县一带。防御推官，是否分管军事政
务的副秘书长？

陈舜俞此时在这个职位，与《宋史》
对进士仕途晋升的表述对得上——许
多进士的升官之路正是“初入防御团练
军事推官、军事判官者，并授将仕郎、试
校书郎；周三年得资，授承奉郎、试大理
评事；又周三年得资，授宣德郎、试大理
评事”，最后这个即陈舜俞写的落款，
“周三年”“又周三年”也正吻合这6年。

这样看，他似一直在任。
不过看遍他的文集，似只有这一处

出现了雄州，后来再未提起过，又好像
并未赴任。

可以确定的是：这年六月名臣文彦
博、富弼为相，“士大夫相庆得人”；这年
秋天陈舜俞在吴中闻讯，马上十一月到
京城、十二月上书富弼，次年又再次上
书富弼。

首次上书，他便直言：坊间说您无
所作为。

他的想法是：“请谒之始，宁若进说。”
富弼的做法是：“接以上客之礼。”

上客，贵重的客人。
随后数月，陈舜俞再未与富弼联

系，直到第二年要远赴新任了，临别再
次上书：“（自从拜访您后）无一名字闻
阁下之左右，无一足迹及阁下之门，岂
自弃耶？是恐见比于皇皇汲汲请造进取
之人，为识者羞辱。”是害怕像那些惊恐
匆忙、心情急切来拜访求进的人一样，
被有识之士瞧不起。

他将远赴的新职，似“明州观察推
官”——是否明州（在今宁波一带）分管
民政事务的副秘书长？

就在这个职位上，他命运的齿轮开
始转动。

次年七月，明州观察推官夏噩成功
考上制科，一举“改官”——从推官之类
的州县幕职官，升为“京朝官”。改官之
难，被视若登天。苏洵曾感叹：京朝官以下
“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像
“仆隶”一样。今网友感叹：绝大多数人一
辈子在幕职州县官七个级别通关打怪
兽，“永沦选海”，有的一直“处选调三十
年”，有的熬了26年未通关。苏轼则痛批：
“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宋代官员考核
制度用语），虽杀人亦为之。”

而且，夏噩不仅同为明州观察推
官，还是当年与陈舜俞同一年考中进士
的“同年”。

更何况，下一年又发生了让陈舜俞
“手舞足蹈”（从书信看他真的这么做
了）之事：富弼、韩琦为相。

庆历新政失败十多年后，这被当时
许多人视为一次转机。

33岁的陈舜俞就此踏上冲击“制
科”之旅。他给富弼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力陈为国之策——他深知制科考试极
难，怕自己因“记诵之不及”碌碌无为而

去，所以特地一吐为快，求“永无愧于古
人”。

朱刚先生在《北宋贤良进卷考论》
一文谈到，制科考试大致三关：一，必须
有近臣推荐，交50篇策论；二，做6篇命
题作文，题目甚至会从典籍的“注疏”里
选一句乃至半句，记得出处才是关键；
三，通过“御试对策”。

而且前一关过了，才能进入下一
关。所以“制科”被视为“科举中的科
举”。

陈舜俞有篇长文《太平有为策》，似
即御试对策。文末他把自己忧国忧民的
热忱，比作贾谊上“可涕哭者三、长太息
者六”的《治安策》——毛泽东眼中“西
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由此也可一窥陈
舜俞之志之才。

长达十年、连续两届空缺之后，这
年八月，34岁的陈舜俞成功登顶制科中
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说才识兼
茂明于体用科），一举成为京官中的最
高等——著作佐郎（一说光禄丞），再往
上就是朝官了。

他的“差遣”，也升级为“签书寿州
判官事（一说签书忠正军节度判官
事）”，似即寿州（在今安徽凤台、寿县一
带）秘书长。

王安石赠诗：“君能（一说今）壮岁
收科第，我欲他时看事功。”

司马光赠诗：“海隅方万里，豪俊几
何人。”

梅尧臣赠诗：“书对三千字（制科作
文要求三千字以上），恩科第一人。”

而陈舜俞做了一件他一直念念不
忘的事：上书欧阳修，希望这位当时“天
下看重之人”，为自己的父亲写一篇祭
文——在他心中放了13年的誓言。

这时候的陈舜俞，在人生高光时刻。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让陈舜俞后来

跌到谷底的人，越来越近。

三、王安石

之前、之后，陈舜俞与王安石都似
未如此关系密切。

先是陈舜俞似在寿州隔空追和王
安石6年前的一首诗，并邀请“公暇还
来泛酒船”。再是陈舜俞为“今太守与介
甫（王安石字介甫）”写下诗句“庐江贤
守一家心”，称颂两人与汉代勤政爱民
的庐江太守王景同姓。

他又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明州鄞县
（在今宁波市鄞州区）镇国禅院写记。明
州是他任职过的地方。而鄞县是王安石
首次主政一方、当过知县的地方。这是
两人的交集点。

他还被破格从两年前的著作佐郎，
提前晋升为秘书丞，一般要三年。而起
草这份诏书的正是王安石，文中赞赏有
加：“三年序迁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
尔，岂所以待异能之士哉！”

秘书丞是“朝官”，陈舜俞就此从
“京官”著作佐郎“更上一层楼”。而且
秘书丞比著作佐郎高两级，按理似应
3年一级、本来要6年，但他现在只用
了2年。

还有，这年十二月，他为华亭县布
金院（在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一
带）写记。而王安石也为上海写过“徒
嗟大盈浦，浩浩无春秋”，大盈即布金
院所在。

同在这月，陈舜俞听闻欧阳修不忘
自己，便又欣然上书，并且举荐七人，同
时再次念念不忘为父亲求祭文：“（上次
致信后）先生哀其诚，而报曰：可。”“（希
望能让）小子无愧于乡人，赎十五年不
葬之罪。生死肉骨，论报无有已也。”

他的孝，论心也论迹。
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但陈舜俞

的人生着实不易——就在寿州似三年
任满、仕途本来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时刻，38岁的他遭遇了自己的“黑色
1063年”。

这一年，宋仁宗“暴崩”，宋英宗即位。
随后英宗反复发病，太后反复垂帘

听政。一种记载是，最后韩琦厉声令人
撤掉了帘子。

这一年，王安石也为母守丧离职了。
这一年，陈舜俞也做了一件异乎寻

常的事：文集中绝无仅有地，接连三次

向皇帝上书。尤其后两次：一次写于十
一月二十八日，进言帝王治理之道；后
一次更力谏英宗亲政。

结果如何？《宋史》载：十二月己巳，
英宗初御迩英阁。

记者从相关日期记载推算，“己巳”
似十二月一日——那就是陈舜俞上书
仅仅两天后。

又十天后，皇帝诏令：国子博士陈
舜俞“与免远官”——不用被派到边远
之地为官了。这是一种奖赏。

很可能，这是对他上书进言的回应。
国子博士，比秘书丞又高了一级。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英宗即位、普行封赏
的结果，就像王安石写过墓志铭的国子
博士李问。

但应该说，从34岁至38岁，陈舜俞
的仕途称得上快车道。

但随后他便似来了上海隐居。
并被这里的前贤打动。

四、船子和尚

6.吕益柔
从文献看，最晚在上书英宗的次

年即1064年农历十月，39岁的陈舜俞
已“退居田间”。
《宋史》又称：陈舜俞居“白牛村，自

号白牛居士”。南宋《记纂渊海》亦载：
“白牛村，在华亭。”陈舜俞自己则在《海
惠院经藏记》中写道：“华亭县，唳鹤之
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
院于其间，为兰若（一般佛寺的泛称）之
胜。”并在文中自称“白牛居士”。再看
《云间志》：海惠院在1064年“改今额”。

由此看，他应最晚在1064年已居
上海，并为本地新改名的海惠院写记。

如果看过他为佛寺写的其他文章，
会发现这篇《海惠院经藏记》中隐藏着
一位很不一样、境界焕然一新的陈舜
俞。尤其是对比他36岁时写的《华亭县
布金院新建转轮经藏记》：同样写上海
寺院，同样写经藏主题，他36岁，还未
遭遇“黑色1063年”之时写的是——
“轮之名有二：法轮，诸佛之所乘也……
苦轮，众生之所乘也”，感觉还比较照本
宣科一点。

而这一次，“我为法轮，致远由己”。
如果仔细读过他1063年的三篇上

英宗书，再看这篇1064年的《海惠院经
藏记》，可能更会有新的感受：相比仅仅
谈论佛法，这篇更像范仲淹写《岳阳楼
记》，借一件事说心情认知，只不过一在
湖南岳阳楼，一在上海海惠院（后代方
志称海慧教寺，似应即今金山区枫泾古

镇景区施王庙内一口八角形“海慧寺

井”所在）。连文章的结构都有点像：况
夫……若夫……最后陈舜俞写道：“吾
非斯人之徒，其谁与游？”

是不是想起《岳阳楼记》最后那句：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更重要的是全文立意，陈舜俞强调
破除“无明、悭贪、嗔恚、痴暗、诈妄、淫
乱”心障，最后希望达到的是“非作非
止，孰溺孰载”。

这八个字，是读懂陈舜俞心境的一
把钥匙。

对文中这八个字及前一句，记者求
教专家，一种解读是：可译为“驾驶无马
之车，遨游无方之世。既没有开始，也没
有终止；何来溺苦，又何来载渡（非作非
止，孰溺孰载）”。

是不是又想起《岳阳楼记》那句“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

陈舜俞也写过：“有情且寓赏，勿著
喜与悲。”

于是我们看到——范仲淹写“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陈舜俞
写“我为法轮，致远由己”“始于自载，终
于载人”，并在最后写道：“殊途同归，何
远之有？”

他与范仲淹也殊途同归。
循着陈舜俞的人生轨迹一路看下

来，可以说：在上海或来到上海后，他
是成长的、觉醒的、平和的、放下的。正
如现在的流行语：真正的放下，既不是
放弃，也不是原谅，更不是拉黑与删
除，而是没有波澜——即，“非作非止，
孰溺孰载”。

上海，是否有什么影响了他？

陈舜俞：人生莫作等闲别
——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十四·上）

▲陈舜俞像

�海惠院藏经记（部分）
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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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对于武汉大学的博士生艾欣，高

百更像是一盏“明灯”：“一年前只是
为了缓解读博压力随便跑跑，没想到
跑着跑着成绩出来了，被队友喊去系
统训练，再后来站上了总决赛的赛
道。”她觉得，高百是很多人必须留在
日程表上的那场比赛，“总得有一个
目标，让你在忙完论文、考试之后，坚
持往操场走。”

城市走近青年
黄浦—徐汇滨江已经多次成为

高百总决赛的主场。对上海而言，高
百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一种看城市
怎样走近青年的方式。
“徐汇滨江的前身是成片的工业

遗存，如今是文化、体育、艺术集聚的
城市秀带。”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戴
文蔚说，“我们连续几年选择在这里
承接高百这样的青年赛事，就是希望
把城市更新的成果和青年群体的气
质叠加起来。通过比赛，让更多人看
到这条江边的变化；通过这条江，也
让高百更有吸引力。”

今年的总决赛赛道从穹顶艺术
中心出发，一路穿过西岸文化集群，
沿江折返。跑者眼前，是日渐成型的
滨水公共空间和一座座新地标；赛道
外，是围观市民、游客和专门赶来的
高校校友。这里既是“城市封面”，也
是青年周末的活动主场。

在赛道终点一侧，“跟着赛事汇
就业”的海报格外醒目，旁边是徐汇

区人社局设置的就业指导专区，16家企
业在此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有的学
生已经在找工作，会直接和企业HR谈
岗位；还有不少大一、大二学生会走过
来聊聊专业选择、考公还是升学。”现场
负责人说。此外，“黄浦创卡”等创业支
持政策，也借着高百的平台向高校学子
抛出了“绣球”。

德国人皮特在上海生活已经 15
年，这次专程来为跑者加油，“在欧洲、
美洲都很少见到100英里的接力赛。”
他一边看着赛道，一边说，“这里的大
学生状态很打动我，他们是真心在全
力以赴。”

观赛的人群中，还有残奥会冠军、
lululemon大使王家超，“体验高百的气
氛，也给大学生们加油”。他提到一名自
己指导了四年的学生，“他在深圳大学
读书，这次代表学校来跑高百。”在他看
来，这类赛事给了大学生一个明确的目
标，“让他们在学习之余有一份热爱可
以坚持……能代表学校站上这条赛道
的，往往是既管得住自己、又能兼顾学
习的那群人。”

十年“自我更新”
十年前，高百还只是少数高校圈

内口口相传的“新鲜玩法”。从首届由

复旦大学夺冠，到后来的清华大学、重
庆大学等相继登顶，再到如今上海体
育大学在十周年节点上摘得桂冠，一
面历届冠军展板，记录下的是中国高
校路跑力量在不同城市间的流动与
递进。

十年之后，黄浦江畔的这场总决
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百校盛会”：100
支队伍同场竞技，其背后是上千所高
校、数百万青年在各自校园中日复一
日的积累。复旦大学1992级校友潘景
峰几乎见证了这一全过程。“十年前，
在校生参加的不算多，很多队伍靠校友
支撑，现在完全不一样。”他感叹，“年轻
人练得越来越系统，天赋也被不断挖掘
出来。”

对于赛事发起方每步科技来说，十

年同样意味着一次“自我更新”。在南
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的十周年庆
典上，专题片回顾了高百从萌芽到成
熟的过程，十年贡献奖向长期支持赛
事的高校、合作伙伴和跑者致敬。CEO
马京伟说：“体育的价值和高百的初
心，不只是竞技的比拼，也不止于赛道
之上，更在于它所激发的社会能量和
青年精神。”

十年之后，高百要跑向哪里，答案
或许已经写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里。
风华正茂，热爱如一。只要还有一代又
一代青年愿意在黄浦江边、在全国各地
的赛道上把绶带挂在胸前，这条高百的
路，就会一直向前延伸下去。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市政协副主席
陈群等，为比赛鸣枪发令。

奔跑青春翻开上海“城市封面”


